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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肖晓蓉 摄影写文

每到小长假，广东东莞石排镇

上的公园里都会聚集着一群年轻男

孩，他们顶着颜色丰富、造型夸张

的发型站在草坪中间，一旁的蓝牙

音箱播放着动感十足的音乐。23 岁

的阿才摘掉平日做工时一直戴着的

眼 镜 ， 伴 随 着 音 乐 的 节 奏 跳 起 街

舞。音乐声吸引了不少的路人，大

家自发地在这群彩发青年周围站成

一 圈 。“ 他 们 的 头 发 怎 么 搞 成 这

样 ？” 人 群 里 不 时 有 人 发 出 疑 问 ，

“ 一 看 就 是 没 读 过 书 的 ‘ 二 流

子’。”一位中年男人看着他们的发

型直摇头。更多人则被阿才利落的

舞蹈动作所感染，不住为他喝彩。

这 几 位 引 人 注 目 的 年 轻 人 20
岁出头，分别来 自 广 西 、云 南 、贵 州

等 地 的 农 村 。他 们 大 都 跟 着 亲 人 朋

友 来 到 东 莞 ，在 镇 上 的 电 子 厂 或 是

工地上工作。尽管家乡不同，口音各

异 ，但 他 们 有 一 个 共 同 点 —— 都 喜

欢“ 杀 马 特 ”造 型 。每 逢 节 假 日 工 厂

放 假 ，或 者 是 发 工 资 后 的 第 一 个 周

末，他们就会穿上自己珍藏的个性

服饰或家乡的民族服饰，去理发店

吹个夸张的造型，再喷上鲜艳亮丽

的颜色，三五成群前往小镇上的石

排 公 园 “ 炸 街 ” —— 在 公 园 里 闲

逛，吸引路人注意。

“ 杀 马 特 ” 的 历 史 最 早 要 追 溯

到 10 多 年 前 ， 被 称 为 “ 杀 马 特 教

父”的罗福兴当时在深圳的一家理

发店打工，他为自己设计了与众不

同的“洗剪吹”造型，并将这种造

型称为“杀马特”，即意为“时尚、

光 鲜 ” 的 英 文 单 词 “smart” 的 音

译。其夸张的造型在网络上风靡一

时 ， 引 来 无 数 的 模 仿 者 和 追 随 者 ，

他们大都是来自农村、在三四线城

镇打工的年轻人。虽然随着审美的

变 化 ，“ 杀 马 特 ” 早 已 淡 出 大 众 的

视 野 ， 但 在 石 排 镇 这 座 工 厂 林 立

的 南 方 小 镇 ， 拥 有 如 同 孔 雀 开

屏 、 刺 猬 硬 刺 发 型 的 彩 发 青 年 ，

似乎从未消失。

今 年 27 岁 的 寒 少 算 是 彩 发 青

年里年纪比较大的。他来自四川达

州的小村庄，父亲在外打工，母亲

在 家 种 田 ， 大 多 数 时 间 由 奶 奶 照

顾。11 岁的时候，他跟着父母来到

广东生活。当时正是“杀马特”流

行的年代，寒少也开始跟朋友尝试

这种造型。去理发店做头发时，一

般 要 先 花 上 20 到 40 分 钟 用 力 把 头

发扯起来，不断用发胶定型，达到

头发立起来的效果。回忆起这个过

程 ， 寒 少 提 到 了 疼 痛 感 ：“ 就 像 是

用橡皮筋用力扎头发，头皮被一下

下 拉 扯 着 。” 但 这 种 发 型 一 般 只 能

保持 4-5 天，直到下一次洗头的时

候，发胶和颜料会被水冲去，夸张

的发型也不复存在。

尽管只是“一次性”的，并且

花费是正常理发的两倍多，但寒少

还 是 坚 持 在 节 假 日 到 来 前 做 好 造

型，精心打扮。他认为，只有在头

发上喷上五彩的颜色时，他才会从

人群中脱颖而出，吸引更多人的关

注。而被关注、被包围的感觉让他

找到了自信与活力，那是他在以前

农村生活与现在工厂流水线工作中

从未体验过的快乐与自由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如今彩发青

年的造型已不像从前那样流行，石

排镇的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。工厂

的数量变得更多，新修的街道上偶

尔 有 摩 托 车 飞 驰 ， 带 起 一 阵 阵 扬

尘。曾经时髦青年聚集的溜冰城也

在去年停止营业，即将被新的工厂

所取代。大多数彩发青年离开了石

排镇，或是剪掉了自己五颜六色的

头发，变回“普通人”继续生活。

苗族姑娘小兰曾经也是彩发青

年的一员，她来自云南，几年前跟

着亲戚来到东莞打工。她坦言以前

做头发最“疯狂”的时候，有次光

是 接 头 发 就 花 了 2000 元 ， 结 果 因

为理发师技术不佳，过了不到一周

就全拆了。她也曾顶着一头彩发到

石 排 公 园 “ 炸 街 ”， 吸 引 许 多 路 人

的围观和搭讪。

如 今 小 兰 已 经 恢 复 一 头 黑 发 ，

在镇上一家工厂做手机壳，每个月

全勤的话能挣五六千元，她还利用

业余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为老乡设计

的 民 族 服 饰 “ 带 货 ”。 她 觉 得 现 在

最 重 要 的 事 情 是 挣 钱 ， 老 家 的 3
个 弟 弟 妹 妹 到 了 上 学 的 年 纪 ， 家

里 一 小 片 土 地 的 收 成 已 经 支 撑

不 了 学 杂 费 等 开 支 ， 她 每 月 的

大 部 分 工 资 都 补 贴 了 家 里 。“ 我

自 己 出 来 打 工 没 关 系 ， 但 弟 弟 妹

妹们一定要读书，只有读书才能走

出来。”小兰说。

2019 年，纪录片 《杀马特我爱

你》 将“杀马特教主”罗福兴重新

带到人们视野里。不同媒体联系到

石排镇的彩发青年，对他们进行采

访 与 拍 摄 。 罗 福 兴 和 很 多 人 一 样 ，

也离开了东莞石排，他开始学习运

营网络社交账号，与艺术家和媒体

合作，探索“杀马特”在当今社会

语境中的存在方式。

在广州市风池村，罗福兴租了

个 两 室 一 厅 的 单 间 ， 偶 尔 做 场 直

播，和观众聊天，有时也带货。他

的桌上摆着客户给的牛肉酱、豆豉

酱，卖出去 1 瓶他能赚 5 块钱左右。

除了偶尔拍视频或参加活动需要以

外，罗福兴已经很少在日常生活中

做“杀马特”发型了。

今年年中，寒少也搬到惠州生

活，很少再做彩色头发了。他的微

信头像还是“刺猬头”的造型，但

对他来说，吸引眼球的炫丽造型似

乎只属于那个被工厂包围的南方小

镇。而那些留在镇上，渴望被爱的

年轻男孩女孩，也将继续在他们的

小小“游乐园”里，找寻着自我存

在的价值与意义。

（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）
8 月 29 日，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，在附近工业园找工作的洪少。他也曾是石排镇上

的一名“彩发青年”，之前去温州的工地上打过一段时间工。相比那里，他更喜欢石排镇

的氛围，如今他的头发相比之前短了很多，回到镇上后一直在附近的工厂看招聘信息，

希望能找到工作留下来。

8 月 29 日，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，来自云南的苗族小伙渊华站在他

工作的电子厂外。积累了几年工作经验的他，现在是镇上电子厂的领班，

每月能赚四五千元。工厂管理严格，进出必须拿着印有照片的员工证，他

只有在周日才有机会走出工厂，精心打扮前往公园，等待心仪的另一半

出现。

9 月 1 日，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，小兰站在她工作的针织厂宿舍楼

天台。如今她已不再迷恋夸张炫丽的造型，恢复一头黑发，衣着朴素。辗

转换了几份工作后，她来到这里做工，平日里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里，

虽然房间十分拥挤，但节省了生活上的开支。

南方小镇的

彩发青年

5 月 1 日，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名流理发店，寒少正在做发型，店员用吹

风机和梳子将他的头发往上吹，再将其定型，形成一个个像刺猬刺的尖角。

2019 年 12 月 1 日，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公园，小兰来到公园和朋友一起“炸街”，色彩亮丽的造型吸引了许多人的围观和搭讪。为补贴家用，她从老家云南来到石排镇的一家玩具厂打工。受身边朋友的影

响，她接触到“杀马特”文化并开始学习打扮。对很多彩发青年来说，这种夸张的造型使他们从人群中脱颖而出，吸引更多人的关注，也让他们获得自信与活力，那是在工厂流水线工作中从未体验过的快乐与自由。

8 月 30 日，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，镇中心人流密集的十字路口，一块公告

栏上贴满各家工厂的招工信息，吸引了一名路人驻足。在石排镇，这样的招工

信息随处可见，“日结工资”“包吃包住”“做事轻松”是经常出现的关键词。

5 月 1 日，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公园，彩发青年阿才在公园的草地

上跳街舞，吸引了不少路人的围观。

5 月 3 日，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，贝贝刚刚做完新发型，与 3 岁的女儿

在名流理发店后巷玩耍。她今年 24 岁，平日和姐姐共同经营一家美甲店。


